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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世界青少棒賽冠軍

國手，1976年以華興

中學五育第1名畢業，考取臺大法律

系。孫金鼎，是第一個考進臺大的

棒球國手，之後陸續有吳誠文、黃

清輝⋯。他們在臺大讀書，當然也

打棒球，那些年為臺大棒球校隊贏

得最多冠軍盃。

讀法律的棒球國手
從小受風氣影響，愛上棒球，

校隊練球時就在場外巴著隊員漏將

接，以便可以撿球丟回去為樂。小

四如願獲選入校隊，打到臺南縣冠

軍隊最佳投手兼強打第四棒。他最

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73年高中棒球

賽中華杯，單場七局三振對手21

次，創棒球史上前所未有的紀錄，

迄今無人能破。

不過他的球運很差，兩次與國

家代表隊失之交臂，直到1973年

終於隨華興出國參賽，捧了個冠

軍盃回來，一圓棒球夢。但他並

不開心，凱旋歸國時，接受盛竹

如訪問，他竟說：「以後不想打

了！」，讓盛竹如也錯愕。

原因是他在賽前落枕，根本沒

能上場投球。「雖然拿了冠軍，但

臺大第一位棒球國手 孫金鼎
分享虛己為人的服務哲學

左：臺大第一位棒球國手，孫金鼎就是愛打球，現在（2014）還在投。

右：青少棒時期（1973），代表國家出國比賽拿到世界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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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難過。我覺得我不應該再打球了。」他

說，他只對打球有信心，但幾次選拔賽的曲折讓

他心裡很受傷。

高二時以眼疾為由申請退隊，獲准，回到和

一般生同樣作息，K書，準備考大學。那時剛好
可適用運動員績優獎勵辦法，他有國手資歷，可

以加分優惠，就這樣考上臺大。相對於球運，他

的考運似乎不錯。其實，這要感謝華興中學。

「暑假時只剩我一個人留下，學校一樣請老師來

補習，都是北一女、建中的名師。很感謝華興給

我機會」。

那，怎麼會念法律系？「我沒有一定要讀法

律系，只是按上一年志願順序填寫，我只想進臺

大」。

在臺大打遍各種球
由於是加分進來，他自知要更用功才行，並

不想打球。「可是一進來就有人預先探知歡迎

我！壘球國手楊淑文是我法律系直屬學姐，她叫

我去打校隊。」所以，他還是進了校隊，1977年
擔任隊長，隔年交棒給電機系的吳誠文。「在臺

大體育館集訓時，早上起來跑步、吃早餐，然後

練球一整天，晚上一夥窩在館內地板看《好小

子》漫畫解放。」憶起這段同甘共苦，他笑說，

教練陳國華很容易緊張，一場比賽下來，場地旁

的草都會被他拔光，對投手調度大家都有意見，

這也是所有隊員共同不能說的秘密記憶⋯。

當真是好動成性，不只棒球校隊，他還參加

了法學院籃球隊、田徑校隊、排球校隊。「有股

內在的動力催促著我，有人需要我，我就去，我

不太懂得拒絕，但好像不應該是這樣。」理智與

感情交戰，他猶疑、掙扎，要退出校隊，卻被教

練陳國華強力慰留。當時留隊確實有苦衷，不過

現在想起來，就是那些年相處，和臺大棒球隊隊

友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對他的人生影響至鉅。

1980年，臺大棒球隊陸續有校友每年回母校
與棒球隊打球聯誼，也捐款支持，後來還聯合各

大學棒球OB隊成立聯盟，進行校際交流，甚至
還辦到日本職棒球場打球。孫金鼎居間，承上啟

下，那股對棒球的熱情迄今數十年不墜，還曾為

臺大OB隊設計隊旗。

同窗牽成走上法務
相對於棒球的熱絡，在法學院讀書的日子就

平淡許多。他坦言，法律系讀得辛苦，能畢業不

容易，感謝宿舍同學幫忙，「取法乎上得乎其

臺大棒球OB隊及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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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有10分也有7、8分」。勉強畢業後接著考

律師，當年2千多人只錄取6名，回家苦讀半年，

沒考上。「考上是100分，考不上0分。家裡又不

能支持你一考再考，很苦」。這時法律系學長打

電話給他，要他到臺北工作，他答應了。 

從李永然學長的事務所實習助理做起，他走

上法務的路，經法律系學長李永然、張欽楷、棒

球隊張松輝、張榮基等學長引薦，先後在大藥

廠、德記洋行、環球唱片、三商行等公司任職。

回顧這一路走來，都是臺大人相挺。幾年同窗，

友誼卻能長長久久，進而互相扶持，讓他銘感五

內，十分珍惜，所以他願意盡一己之力為棒球校

友隊、為法律系同學服務。

他是他們班上的聯絡人，做這事，他覺得與

有榮焉。該屆法律系司法組有60多人，前法學院

院長蔡明誠、前臺南縣長蘇煥智、立委彭紹瑾、

駐香港代表楊家駿都是同班同學，楊家駿還是棒

球隊一員。這些同學都是忙人，不過在2010年6

月5日臺大畢業30週年聚會，班上超過2/3的人回

娘家，是全校出席人數最高的一班。他熱誠、負

責、虛己，因此受同學信賴。年節時，他去探視

已過往同學的家人，提議給孩子些許壓歲錢，也

立刻獲回應甚至超過預期。這位班級聯絡人所做

的，已不僅止於聯絡，而是編織起綿密的人情網

絡。

服務校友熱忱滿腔
他認為，「給人最重要的禮物是時間。大家

都忙，但我願意做，人家看我作事熱心有效力，

就會引薦工作機會給我，對此我一直抱著感恩的

態度。我曾經歷的團隊都有我參與的軌跡。我不

厲害，只是願意做、願意學。」他也積極參與華

興校友會和棒球校友隊數十年，這種服務他人的

熱忱或許部分係出於信仰。未能入選國家少棒隊

是第一次的挫折，在基督徒球迷引領下，他受

洗，並奇蹟的能進入華興中學讀書，繼續打棒

球，而有1973年出國比賽的機會。但事與願違，

賽前受傷，沒能和隊友一起上場拿冠軍，讓他對

棒球、也對信仰失去信心，一度放棄自己。「我

去美國受傷後，就跟上帝說掰掰，不禱告、不禮

拜。當然後來我有回到信仰裡。那段時間就當是

斷奶，一段時間後，開始可以吃飯，靈命慢慢茁

壯成熟。」初信時對於「相信在先，明白在後」

不理解，後來有所頓悟，「這和交朋友一樣，先

認識了，有關係後就較能快速瞭解。人太渺小，

所知有限，要完全懂了再相信，很難；先相信可

信的，其他就奇妙的豁然開朗」。

不過，由於當年錯失機會問上帝，以致到現

在他還有「如果」，譬如，同期的林華韋、葉志

仙進輔大，謝長亨、黃武雄、康正男到師大，後

臺大棒球隊及OB隊年度大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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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各在學界、職棒占有一席教職，如果他不是

到臺大，會如何⋯。因為他實在無法割捨棒球。

「如果當時有職棒，我一定會堅持到底，是興趣

又是工作，有榮耀，那多好！」在他的法務生涯

發生過一段插曲，就跟他最愛的棒球有關。職棒

成立前，他被找去籌組三商隊，本以為要重回球

場，未料教練與三商的合約未談妥而破局，他選

擇與教練同進退。

虛己以利他為標竿
結束3年的火鍋店生意，他重新思考人生下

半場，打算攻讀運動休閒管理研究所，結合法務

所學和棒球專長。「華興在北部，常下雨，練球

時間較少，不能練球時，教練就帶我們到禮堂跑

步，及作心理建設。我們都覺得對手美和隊最好

先輸給別隊，就能輕鬆打，教練說：『不對，你

們應該要想直接打敗美和才是，而不是閃躲。』

這就是華興棒球隊教練給他的啟發，「不論哪一

種運動，心理素質很重要，我們在這方面須要有

更新的系統教導」。

他希望幫助喜歡打球的孩子，不要將所有時

間放在苦練技術，而能更有效率地用心、用頭腦

打球，空出更多時間學習其他，培養更好的球感

靈活度和健全的心理素質。其次，有鑑於臺灣已

是老人化社會，他也很想將北歐老人運動概念引

進臺灣，讓銀髮族從運動當中活絡身心，保持一

定體能，不是坐著輪椅或躺在床上，而能很健康

的走完人生。

他熱愛棒球，也就這一項讓他最有自信，但

時不我予，在球場上的掌聲極其短暫。他力拼臺

大，進入法律系，卻沒能專心課業，不像其他同

學在法學領域多有聲望。因此他謙言自己沒什麼

成就，只有一顆願意服務他人的心。相對於高度

競爭強出頭的芸芸眾生，他付出時間成就別人，

更值得喝采。為了讓上壘隊友回來得分，這位第

四棒打高飛犧牲打，或做觸擊短打，這應該就是

他人生上半場的基調。然而，再怎麼低調低潮，

總有揮出安打全壘打的時候，畢竟他是第四棒，

「現在還是進行式，一切都是未知數，時間能檢

驗一切，我也調整對自我成就的定義，就是讓別

人因我而開心。」孫金鼎如是說。

1980畢業，臺大法律司法組女生。1980畢業，臺大法律司法組男生。

除了打棒球，孫金鼎沒有遠大目標，卻為利他服務付出甚多心

力。圖為與郭源治一同參加華興棒球愛心園遊會。


